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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水中新污染物去除的研究进展
李希婷１， ２， 董浩然１， ２， ∗

（１． 湖南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２． 环境生物与控制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湖南大学），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要：新污染物是一类浓度相对较低但毒性很高的污染物，可以在生物体内富集，并通过食物链

转移到人体，对环境生态和人体健康都构成很大威胁。 此外，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危害具有潜在

性、隐蔽性和持久性，因此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新污染物进行风险管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

国推行“双碳行动”的大背景下，人们对生物炭吸附去除新污染物产生了广泛的研究兴趣。 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原始生物炭在许多应用中存在局限性，例如吸附能力弱、选择性差、化学稳定

性较低等。 因此，有必要对生物炭进行改性，以提高其在水污染处理中的应用。 目前，生物炭改

性方法中，化学改性是最为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 本文介绍了三种常见的化学改性方法，包括酸

改性、碱改性以及金属盐 ／ 氧化物改性，并阐述它们提高生物炭物理化学性能的机制。 此外，还分

析了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增效机制，主要涉及吸附和高级氧化过程。 总结了近

五年来化学改性生物炭对药品及个人护理产品（ＰＰＣＰｓ）、内分泌干扰物（ＥＤＣｓ）、全氟化合物

（ＰＦＣｓ）和微塑料（ＭＰｓ）等典型新污染物去除方面的研究进展。 最后，本文提出了化学改性生物

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未来探索方向，旨在为水中新污染物的绿色高效去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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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新污染物是指经常存在于环境中，对生态环

境和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管理或

现有管理措施不足的一系列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有

毒有害物质［１］。 目前，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典

型新污染物主要包括药品 和 个 人 护 理 产 品

（ＰＰＣＰｓ）、内分泌干扰物 （ ＥＤＣｓ）、全氟化合物

（ＰＦＣｓ）和微塑料（ＭＰｓ）等，这些污染物通常因其

部分或不完全生物降解性而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２］。 例如，ＥＤＣｓ 通过仿造、抑制

和改变激素损害人体内分泌系统，此外还可通过

动物饮食积累严重破坏食物链，从而影响生态系

统平衡［３］。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污染物风

险管控和污染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污染

物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对新污染物

治理开展专项研究和前瞻研究。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

通知》，明确了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思路。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我国开始施行《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清单（２０２３ 年版）》，加大了对新污染物的管控力

度。 由于新污染物的危害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

持久性等特性［４］，我国一再出台相关政策来控制

管理其环境风险。 因此，寻找绿色清洁的去除技

术来实现新污染物的高效去除迫在眉睫。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即“中国的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 “双碳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可再生能源

的大规模发展，而生物质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

之一，其构成以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和林业废弃

物为主。 推进绿色环保且储量丰富的生物质材料

资源化利用是实现 “双碳目标” 的重要技术途

径［５］。 生物炭是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化最重要的产

物之一，其富含表面官能团，且具有高孔隙率、高
比表面积、高吸附性能、物理化学性质可调节等特

性，广泛应用于水中新污染物的去除。 然而，原始

生物炭在许多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吸附

能力较弱、选择性差、化学稳定性较低等［６］，因此

可通过一系列方法对原始生物炭进行改性。 生物

炭改性最常见的方法有物理法、生物法和化学法，
其中化学法最为常用，在新污染物去除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针对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研

究进展，本文首先介绍了酸改性、碱改性以及金属

盐 ／氧化物改性等三种最为常用的生物炭化学改

性方法及其增强生物炭物理化学性能的机制。 此

外，还分析了化学改性生物炭在吸附和高级氧化

过程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增效机制。 随后总结

了近五年来化学改性生物炭对 ＰＰＣＰｓ、 ＥＤＣｓ、
ＰＦＣｓ 和 ＭＰｓ 等典型新污染物去除的研究进展。
最后，本文还提出了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新污染

物去除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水中新污染物的

绿色高效去除提供参考。

１　 生物炭化学改性方法

生物炭是一种由废弃生物质材料经高温热

解、气化、烘焙或水热炭化过程得到的含碳材

料［７］，其中高温热解是较为常用的制备方法。 为

提高原始生物炭的物理化学性能以适应不同应用

需求，研究人员通过在生物炭的表面引入不同的

官能团或化学物质，以改变其性质和功能［８］。 如

图 １ 所示，在对生物炭进行各种化学改性的过程

中，其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原始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和总孔隙率

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其元素组成和表面官能团

的改变。 化学改性为生物炭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

更大的应用潜力，使其在环境污染治理、水处理、
储能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化学改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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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生物炭性能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应

用较多的化学改性方法主要是酸、碱以及金属盐 ／
氧化物改性。

图 １　 化学改性改善生物炭物理化学性质

Ｆｉｇ．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１ １　 酸改性

生物炭的酸改性主要是指在一定温度下，将
生物炭浸泡在酸溶液中，浸泡和搅拌一定时间，随
后进行洗涤和干燥，必要时再次进行热解，以获得

所需的改性生物炭。 通过调节反应条件，如温度、
酸浓度和浸泡时间等，可以调控酸改性程度和生

物炭性能。 目前常用的生物炭酸活化试剂有

Ｈ３ＰＯ４、ＨＮＯ３、ＨＣｌ、ＨＦ 等，其通过去除杂质以及

在生物炭表面引入酸性官能团［９］，从而改善生物

炭的物理化学性能。 酸改性可以增大生物炭的比

表面积和孔隙率，并且由于表面官能团的增加而

增强生物炭复合结构的稳定性［１０］。 ＣＨＵ 等［１０］ 研

究发现，原始松木锯屑生物炭的表面积和总孔容

分别为 ４１１ ｍ２ ／ ｇ 和 ０．１８ ｃｍ３ ／ ｇ，而经过磷酸改性

后表面积和总孔容分别增加至 １ ６２７ ｍ２ ／ ｇ 和 ０．８７
ｃｍ３ ／ ｇ，且经过磷酸改性后，生物炭表面磷的含量

显著增高，有机磷酸酯桥通过磷酸根的交联保护

碳骨架免于微孔塌陷，提高生物炭复合材料的稳

定性。 除此之外，酸改性还能提高生物炭的亲水

性。 ＬＵＩＺＡ 等［１１］ 利用 ２０％硝酸溶液对生物炭进

行改性，并通过水滴渗透时间评估改性前后生物炭

的润湿性，研究发现与未改性生物炭相比，硝酸改

性后的生物炭润湿性增加了 ４．７５ 倍。 酸改性生物

炭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用前

景广阔，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选择性有限，故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污染物类型和水体

特性选择合适的酸活化试剂改性生物炭材料。
１ ２　 碱改性

碱改性中使用较多的试剂主要有 ＫＯＨ、ＮａＯＨ
和 ＮＨ３·Ｈ２Ｏ。 对于固体试剂，通常有两种活化

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将生物炭或生物炭前体物

质直接与碱试剂物理混合再进行热解，另一种方

法与酸活化类似，即将生物炭或生物炭前体物质

浸泡于碱溶液中，再进行洗涤、干燥和热解。 研究

表明，通过物理混合方式对生物炭进行活化一般

比溶液浸渍方式取得的活化效果好［１２］。 碱改性

可以增加生物炭的比表面积、总孔容和含氧官能

团的数量，从而促进污染物的吸附或降解去除，同
时碱试剂可以与生物炭表面官能团发生反应，产
生表面正电荷，增强对废水中带负电物质的吸

附［１３］。 此外，经过碱试剂对生物质进行预处理

后，改性生物炭的亲水性降低，使其能够通过疏水

相互作用吸附污染物［１４］。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５］以稻壳生

物质废弃物为原料，利用 ＮａＯＨ 改性制备了稻壳

衍生生物炭，比表面积和孔隙体积与原始生物炭

相比分别增长了 ８５．６ 倍和 ４．４４ 倍，对雌激素也具

有更高的吸附能力，这主要归因于其较高的比表

面积和优异的疏水性。 值得注意的是， 使用

ＮＨ３·Ｈ２Ｏ 对生物炭改性，能够在生物炭结构中

引入额外的含氮官能团，使生物炭富含氮元素，促
进其高吸附和高催化转化 ／降解能力，并丰富其

性能［１６－１７］。
１ ３　 金属盐 ／氧化物改性

除了酸碱改性生物炭以外，金属盐和金属氧

化物也常被用于生物炭改性。 金属盐和金属氧化

物的修饰会影响生物炭的结构和表面化学性质，
且部分磁性金属的修饰有利于生物炭材料的回收

利用。 目前常用的金属盐改性剂主要有碳酸氢

盐、碳酸盐、磷酸盐和氯化物等，而金属氧化物中

涉及到的金属主要包括铁、锰、镁、铝和锌等［１８］。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将干燥的木薯乙醇污泥（ＣＥＳ）浸渍

于 ＮａＨＣＯ３溶液并剧烈搅拌 ２ ｈ，干燥后经高温热

解及酸洗制备得到改性生物炭。 由于静电引力、
氢键、π—π 相互作用和孔隙填充等作用，ＮａＨＣＯ３

改性生物炭对四环素的吸附能力（１５４．４５ ｍｇ ／ ｇ）
大大高于原始生物炭对四环素的吸附能力（３４．０４
ｍｇ ／ ｇ）。 ＱＩＮ 等［２０］利用 Ｆｅ（ＮＯ３） ３和 ＺｎＣｌ２共同改

性杨树生物炭，研究表明在杨树生物质热解过程

中，Ｆｅ（ＮＯ３） ３和 ＺｎＣｌ２在生物炭上复合形成 Ｆｅ３Ｏ４

和 ＺｎＯ，形成有价值的生物炭基磁性光催化剂，制
得的改性杨树生物炭对环丙沙星可达到 ９２．０２％
的降解去除率，并且由于该改性生物炭具有磁性，
在外加磁场作用下可回收再利用。 除了上述常见

金属盐 ／氧化物外，Ｋ２ＦｅＯ４也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该试剂集 Ｋ 的活化性质和 Ｆｅ 物种的催化性质于

一体［２１］，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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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化学改性生物炭在不同反应过程中介
导新污染物去除的增效机制

　 　 目前生物炭主要在吸附和高级氧化过程中介

导新污染物去除，其效率通常取决于生物炭改性

后的物理化学性质，下面主要介绍化学改性生物

炭在吸附和高级氧化过程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

增效机制。
２ １　 吸　 　 附

改性生物炭是新污染物修复中常用的吸附

剂，其对新污染物的吸附过程通常涉及多种相互

作用，如图 ２ 所示，主要包括 π—π 键相互作用、
氢键相互作用、静电作用、疏水作用和孔隙填充

等［２２］，在生物炭吸附污染物的实际过程中，以上

各机制通常并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共同起联合

作用［２３］。 生物炭与污染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生

物炭表面性质密切相关，比表面积和孔隙分布是

影响生物炭表面吸附的重要因素，经过化学改性

后，新增的微孔可以促进某些污染物的物理吸附，
而中孔有助于污染物扩散，从而加速吸附动力

学［８］。 经过碱改性的生物炭表面可产生正电荷，
有利于增强其与带负电有机分子之间的静电引力

从而增强吸附反应［１３］。 此外，化学改性生物炭表

面含有不同的官能团，官能团是决定有机化合物

化学性质的原子或原子团，如酮基和羧酸基等，它
们可以作为电子供体，从而通过与芳香族化合物

形成 π—π 相互作用来增强芳香族化合物的吸

附［８］。 有些官能团之间还可以相互反应从而形成

氢键，而氢键具有很强的键能，不易分离，从而增

强吸附作用。

图 ２　 化学改性生物炭吸附新污染物机制

Ｆｉｇ． 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ｂ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２ ２　 高级氧化

２ ２ １　 类 Ｆｅｎｔｏｎ 氧化

类 Ｆｅｎｔｏｎ 氧化是由其它化学物质代替 Ｆｅ２＋催

化 Ｈ２Ｏ２产生·ＯＨ 并对污染物进行氧化降解的过

程［２４］。 生物炭可以形成环境持久性自由基，而环

境持 久 性 自 由 基 可 以 直 接 激 活 Ｈ２Ｏ２ 产 生

·ＯＨ［２５］，从而降解污染物，如图 ３（ａ）是改性生物

炭在类芬顿氧化过程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机制

示意图。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６］ 研究表明，当生物炭的比

表面积和孔隙率得到提高，或表面碱性官能团增

多时，有利于类 Ｆｅｎｔｏｎ 反应的进行。 生物炭的催

化能力可能取决于电子密度的移动，经过化学改

性后生物炭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微孔结构，有
利于促进电子转移，从而增强催化作用。 此外，碱
性官能团会在生物炭表面表现出很强的正电荷，
从而使电子传递效果大大提高［２６］。 化学改性生

物炭除了直接催化 Ｈ２Ｏ２产生·ＯＨ 外，还可以作

为催化剂的支撑材料介导 Ｈ２Ｏ２的活化。 催化剂

粒子广泛分布在化学改性生物炭上，可提高反应

活性，生物炭还可以保护催化剂颗粒免遭钝化，使
催化反应高效进行［２７－２８］。
２ ２ ２　 过硫酸盐氧化

过硫酸盐氧化一般是指通过催化剂活化过硫

酸盐产生 ＳＯ·－
４ 、·ＯＨ 等物质从而氧化降解污染

物［２９］。 生物炭经过功能化改性后，具有更加丰富

的活性位点，如持久性自由基（ＰＦＲｓ）、含氧官能

团（ＯＦＧｓ）、表面缺陷、杂原子、金属离子、氧空位、
石墨化碳等［３０］，从而大大增强原始生物炭对于过

硫酸盐的催化性能，其在过硫酸盐氧化过程中介

导新污染物去除的机制如图 ３（ｂ）所示。 不同的

改性方法通常会导致生物炭不同的表面性质和电

子密度。 因此化学改性方法可以通过影响生物炭

的理化性质影响其催化能力。 例如，在生物炭的

氮掺杂中，氮种组成的不同会导致生物炭催化稳

定性的不同，石墨型氮比吡啶型和吡咯型氮表现

出更好的催化潜力和抗性［３１］。
２ ２ ３　 光催化氧化

图 ３（ｃ）是化学改性生物炭在光催化氧化过

程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机制示意图。 在光催化

氧化过程中，生物炭可以减少电子－空穴对的快速

重组［３２］，并将污染物捕集在其表面，因而常被用

于负载光催化剂，提高其催化效率。 改性生物炭

负载光催化剂后，其催化活性和催化效率均能得

到大幅提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３３］：第一，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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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后的生物炭具有丰富的表面官能团和大量可

用孔隙，使纳米光催化剂均匀地分散在生物炭表

面，增大了光催化剂的表面积和活性位点数；第
二，当光催化剂与非晶生物炭杂化时，纳米材料的

反应性可以通过电子传递而增加；第三，由于改性

生物炭表面的醌基具有氧化还原活性，使其有助

于储存电子；第四，改性生物炭与光催化剂进行杂

化后，可以增强光催化中的电荷分离，从而延长光

催化剂的作用时间；第五，光催化剂通过与改性生

物炭杂化来减小其带隙。
２ ２ ４　 电化学氧化

电 Ｆｅｎｔｏｎ 工艺是一种电化学高级氧化过程，
其在酸性条件下通过氧的双电子还原在阴极产生

Ｈ２Ｏ２，随后在 Ｆｅ２＋催化下产生·ＯＨ 用于氧化降解

污染物。 化学改性生物炭表面高度的石墨化、高
孔隙率以及丰富的含氧官能团能够有效促进电子

传递，在电 Ｆｅｎｔｏｎ 氧化工艺中表现出优异的阴极

性能［２７］，其对新污染物的降解过程如图 ３（ ｄ）所

示。 ＦＤＥＺ ＳＡＮＲＯＭÁＮ 等［３４］ 研 究 表 明， 在 电

Ｆｅｎｔｏｎ 工艺中，阴极活性位点与水中活性氧的接

触是氧还原反应和生成 Ｈ２ Ｏ２ 的主要限制步骤。
化学改性生物炭在电 Ｆｅｎｔｏｎ 工艺中介导新污染物

去除的增效机制主要在于其表面丰富的含氧官能

团和高比表面积［３５］。 含氧官能团提高了生物炭

的亲水性，可促进阴极与溶解氧的接触［２７］，有利

于生成 Ｈ２Ｏ２，从而促进电 Ｆｅｎｔｏｎ 反应高效进行。

图 ３　 化学改性生物炭通过高级氧化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机制

Ｆｉｇ． 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３　 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
研究进展

　 　 化学改性生物炭已参与多种新污染物的去

除，主要包括 ＰＰＣＰｓ、ＥＤＣｓ、ＰＦＣｓ 和 ＭＰｓ。 表 １ 按

照新污染物类别和具体种类、生物炭改性试剂、改
性生物炭所起作用以及处理效果总结了近五年来

国内外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新污染物去除的部分

研究进展。
３ １　 药品和个人护理产品（ＰＰＣＰｓ）

ＰＰＣＰｓ 主要包括两类物品，即药品和个人护

理产品，其包含内容十分广泛，药品包括止痛药、

消炎药、杀菌剂等各种人类及兽用医药，个人护理

产品包括防晒霜、洗发水、化妆品等［３］。 由于

ＰＰＣＰｓ 在环境中广泛分布，对环境生态及人体健

康造成较大影响，近年来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

注。 ＮＩＥ 等［３６］以米曲霉－铜绿微囊藻（ＡＯＭＡ）絮
体为原料，采用热解法制备生物炭，并用 １ ｍｏｌ ／ Ｌ
ＨＣｌ 和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溶液对其进行改性，用于吸

附盐酸四环素（ＴＣ）。 结果表明，ＨＣｌ 改性生物炭

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ＳＢＥＴ ＝ ３３８．６ ｍ２ ／ ｇ），介孔

和微孔结构也更为丰富，更多的导电吸附官能团

（羟基、羧基和酰胺基团）为 ＴＣ 的吸附提供了更

多的吸附位点，实现了 ９６．６６％的 ＴＣ 去除率，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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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化学改性生物炭介导水中新污染物去除的研究进展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污染物类别 新污染物 生物炭改性试剂 改性生物炭作用 处理效果 参考文献

ＰＰＣＰｓ

盐酸四环素（ＴＣ） ＨＣｌ 溶液 吸附 ＴＣ 去除率 ９６．６６％ ［３６］

磺胺嘧啶（ＳＤＺ） 氨水溶液
吸附、催化活化过

二硫酸盐（ＰＤＳ）
ＳＤＺ 去除率 ９６．５％ ［３７］

四环素 （ ＴＣ）、 诺氟沙星

（ＮＯＲ）、氯霉素（ＣＡＰ）
ＫＯＨ 固体

吸附、负载光催化

剂 Ｋ－ｇＣ３Ｎ４

ＡＣＢ－ Ｋ － ｇＣ３Ｎ４ 对 ＴＣ、ＮＯＲ 和

ＣＡＰ 的降解率分别达到９０．９４％、
８３．６２％和 ８２．４２％

［３８］

ＥＤＣｓ

林丹（γ－ＨＣＨ） ＫＨ２ＰＯ４溶液
负载 ｎＺＶＩ 活化过硫

酸盐（ＰＳ）
ｎＺＶＩ＠ Ｐ－ＢＣ ／ ＰＳ 体系对 γ－ＨＣＨ
的降解率在 １ ｈ 内可达 １００％

［３９］

１７β－雌二醇（Ｅ２） Ｋ２ＦｅＯ４溶液 负载 ｎＺＶＩ 活化 ＰＳ
ｎＺＶＩ ／ ＰＧＢＣ 体系可通过活化 ＰＳ
在 ４５ ｍｉｎ 内完全去除 Ｅ２

［４０］

ＰＦＣｓ

全氟羧酸（ＰＦＣＡｓ） ＫＯＨ 溶液 吸附
长链 ＰＦＣＡｓ 在 ３０ ｍｉｎ 内的去除

率超过 ９０％
［４１］

全 氟 和 多 氟 烷 基 物 质

（ＰＦＡｓ）

ＦｅＣｌ３ ／ ＦｅＳＯ４ ／ ＮａＯＨ

溶液
吸附

Ｆｅ３ Ｏ４ ／ ＢＣ 可 使 ＰＦＡｓ 浓 度 由

１ μｇ ／ Ｌ降低至 ５０～１９０ ｎｇ ／ Ｌ
［４２］

ＭＰｓ

老化聚酰胺微塑料（ＰＡ）
Ｆｅ （ ＮＯ３ ）３ ／ ＦｅＳＯ４ ／ ＮａＯＨ

溶液
吸附 老化 ＰＡ 去除率 ９７％ ［４３］

聚苯乙烯微塑料

Ｆｅ （ ＮＯ３ ） ３ ／ Ｍｇ （ ＮＯ３ ） ２

溶 液； Ｆｅ （ ＮＯ３ ） ３ ／

Ｚｎ（ＮＯ３） ２ 溶液

吸附

Ｍｇ－ＭＢＣ 和 Ｚｎ－ＭＢＣ 对聚苯乙

烯微塑料的去除效率为分别为

９８．７５％和 ９９．４６％
［４４］

复合污染

双酚 Ａ（ＢＰＡ）、邻苯二甲

酸二甲酯（ＤＭＰ）、磺胺甲

恶唑（ＳＭＸ）

ＺｎＣｌ２固体
作为电芬顿工艺的

阴极

ＢＰＡ、ＤＭＰ、ＳＭＸ 在 ３０ ｍｉｎ 内的

降解率均达到 １００％
［４５］

双酚 Ａ （ ＢＰＡ）、 四 环 素

（ＴＣ） 、氧氟沙星（ＯＦＬ）
ＮａＯＨ 溶液 吸附 复合污染的去除率 ９５％以上 ［４６］

磺胺甲恶唑（ ＳＭＸ）、双酚

Ａ（ＢＰＡ）
ＦｅＣｌ３溶液 吸附

将 ＳＭＸ 的去除率从 ７３．８６％提高

到 ９４．０６％
［４７］

在较宽的 ｐＨ 范围内均表现出良好的吸附效果，同
时具有优异的抗离子干扰能力。 除了直接用作吸

附剂对 ＰＰＣＰｓ 进行吸附去除以外，化学改性生物

炭还可以用作催化剂，促进氧化降解反应的高效

进行。 例如，ＷＡＮＧ 等［３７］ 通过热解玉米芯生物质

和不同比例的尿素制备得 到 氮 掺 杂 生 物 炭

（ＮＢＣ），ＮＢＣ 对过二硫酸盐（ＰＤＳ）活化降解磺胺

嘧啶（ＳＤＺ）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性能，在 １ ｈ 实现了

９６．５％的去除率。 生物炭结构中的边缘氮化被证

明是 ＰＤＳ 活化的原因，边缘氮构型（吡啶 Ｎ 和吡

咯 Ｎ）的结合成功打破了原始生物炭电子的惰性

特性，因此在碳层边界处产生静电势的极值点，从
而形成低电子密度区域和高电子密度区域。 ＰＤＳ
的还原发生在富电子的 Ｎ 掺杂剂上，ＳＤＺ 的氧化

则发生在相邻的缺电子 Ｃ 原子周围。 ＷＡＮＧ

等［３８］将光催化剂 Ｋ－ｇＣ３Ｎ４负载于 ＫＯＨ 活化后的

生物炭 （ ＡＣＢ） 上， 对四环素 （ ＴＣ）、 诺氟沙星

（ＮＯＲ）和氯霉素（ＣＡＰ）进行光降解，结果发现，与
Ｋ－ｇＣ３Ｎ４相比，ＡＣＢ－Ｋ－ｇＣ３Ｎ４具有更大的比表面

积、更丰富的官能团、合适的带隙（２．２９ ｅＶ）和更

宽的可见光吸收（ ～７１６ ｎｍ），且 ＡＣＢ－Ｋ－ｇＣ３Ｎ４对

三种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均优于 Ｋ－ｇＣ３Ｎ４。
３ ２　 内分泌干扰物（ＥＤＣｓ）

ＥＤＣｓ 目前主要由多卤化物、酚类化合物以及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农药和激素组成，具有高度持

久性、毒性、生物累积性，并且可以长距离迁移，对
动物及人类的内分泌系统产生较大威胁［４８］。
ＨＵＡＮＧ 等［３９］在不同的热解温度（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 ℃）下
将干燥木浆与 ＫＨ２ＰＯ４以不同质量比（１、２、４）在

去离子水中混合搅拌 ４ ｈ，随后干燥热解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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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浆衍生的 Ｐ 改性生物炭，将其用于负载纳米级

零价铁（ｎＺＶＩ），复合材料用作过硫酸盐（ＰＳ）活化

降解林丹（γ－ＨＣＨ）的催化剂。 Ｐ 掺杂处理显著

提高了生物炭的比表面积、疏水性和吸附能力。
表征发现复合材料中的 ｎＺＶＩ 颗粒由内到外具有

丰富的纳米裂纹特征，其主要形成机制为额外的

静电应力和持续产生的 Ｐ 掺杂生物炭成核位点。
复合材料表现出极高的催化活性，降解动力学过

程显示 ｎＺＶＩ＠ Ｐ－ＢＣ ／ ＰＳ 体系对 γ－ＨＣＨ 的降解率

在 １ ｈ 内可达 １００％，降解速率是未掺杂 Ｐ 体系的

１０．５ 倍。 电子自旋共振和自由基猝灭实验表明

·ＯＨ和１Ｏ２是主要活性物种。 此外，ｎＺＶＩ＠ Ｐ－ＢＣ
中独特的纳米裂纹 ｎＺＶＩ、高吸附容量和丰富的 Ｐ
位点增强了活性物种的生成并介导了额外的直接

表面电子转移，使催化降解效率进一步增强。
ＤＩＮＧ 等［４０］通过木片生物质和 Ｋ２ＦｅＯ４的同步热解

实现生物炭的孔隙化、石墨化和铁掺杂，然后将铁

掺杂石墨化生物炭还原合成多孔石墨化生物炭负

载纳米级零价铁 （（ ｎＺＶＩ） ／ ＰＧＢＣ），实验表明，
ｎＺＶＩ ／ ＰＧＢＣ 可通过活化过硫酸钠在 ４５ ｍｉｎ 内完

全去除 １７β－雌二醇（Ｅ２）。
３ ３　 全氟化合物（ＰＦＣｓ）

ＰＦＣｓ 是指分子结构中烷基链上的氢原子全

部被氟原子取代的人造化合物，其结构中存在的

大量碳氟键使其化学性质非常稳定［４９］，目前已有

较多研究对如何有效控制 ＰＦＣｓ 污染进行了探索，
生物炭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结构与性能引起人们广

泛关注。 有研究表明，通过调节温度，熔融碱可以

分解椰壳中的木质素和其他杂质，实现生物炭材

料有序孔结构的调控［５０］。 例如，ＺＨＯＵ 等［４１］ 以椰

壳为原料，通过熔融碱处理得到了一种 ３Ｄ 分层微

孔生物炭（ＨＭＢ），附加改性使原始生物炭的比表

面积和孔隙结构都得到较大改善，对全氟辛酸

（ＰＦＯＡ）的吸附容量达到 １ ２６９ ｍｇ ／ ｇ，并且在回收

实验 中 表 现 出 高 稳 定 性， 具 有 实 用 价 值。
ＲＯＤＲＩＧＯ 等［４２］利用 ＦｅＣｌ３、ＦｅＳＯ４以及 ＮａＯＨ 之间

的共沉淀作用在生物炭表面合成了 Ｆｅ３Ｏ４颗粒，得
到磁性生物炭（Ｆｅ３Ｏ４ ／ ＢＣ）。 实验证明，在较低的

ＰＦＡｓ 浓度（１ μｇ ／ Ｌ）下，Ｆｅ３Ｏ４ ／ ＢＣ 可以有效吸附

ＰＦＡｓ，将其浓度降低至 ５０～１９０ ｎｇ ／ Ｌ，该水平接近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ＥＰＡ）建议的饮用水限值

（７０ ｎｇ ／ Ｌ）。
３ ４　 微塑料（ＭＰｓ）

随着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进行，塑料废物可

以缓慢降解成大量的微小塑料，微塑料中含有大

量添加剂，可能通过老化过程进入水生环境并威

胁水生生态系统，也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威胁

人类健康［５１］，因此，对水环境中的微塑料进行风

险控制十分必要。 化学改性生物炭多用于对水中

微塑料的吸附，目前已有相关研究。 ＬＩ 等［４３］ 在不

同实 验 条 件 下 评 估 了 磁 性 玉 米 芯 生 物 炭

（ＭＣＣＢＣ）对不同老化时间的大型聚酰胺（ＰＡ）微
塑料的去除效果，发现在低离子强度的中性水中，
ＭＣＣＢＣ 对老化 ＰＡ 的去除效果可达 ９７％，吸附过

程是络合、疏水相互作用和静电相互作用的共同

结果。 ＷＡＮＧ 等［４４］提出了有效的镁 ／锌改性磁性

生物炭吸附剂用于去除微塑料，镁改性磁性生物

炭（Ｍｇ－ＭＢＣ）和锌改性磁性生物炭（Ｚｎ－ＭＢＣ）对
水溶液中的聚苯乙烯微球（１ μｍ，１００ ｍｇ ／ ｍＬ）的
去除效率为分别为 ９８．７５％和 ９９．４６％。 根据各类

表征分析，微塑料和生物炭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

和化学键相互作用使得吸附反应高效进行。
３ ５　 复合污染

在实际水体中，各类新污染物通常并不是独

立存在，而是以复合污染的形式存在，因此对各类

新污染物的复合体系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实际意

义。 ＬＵＯ 等［４５］利用一种简单的自牺牲模板路线

合成含氧、氮掺杂剂的多孔生物炭电催化剂，其具

有 １ ８７５ ｃｍ２ ／ ｇ 的高电活性表面积，同时表现出优

异的电导率和离子导率、较高的 Ｈ２ Ｏ２ 选择性

（９２％），并加速 Ｆｅ２＋ 的再生，从而实现高效的

·ＯＨ积累，进而提高电芬顿工艺的效率。 在 ３０
ｍｉｎ 内，该催化剂对双酚 Ａ（ＢＰＡ）、邻苯二甲酸二

甲酯（ＤＭＰ）和磺胺甲恶唑（ＳＭＸ）三种典型污染

物均实现 １００％的降解。 ＪＩＮ 等［４７］证明，对来自城

市污泥的生物炭进行 ＦｅＣｌ３改性可增强磺胺甲恶

唑（ＳＭＸ）和双酚 Ａ（ＢＰＡ）的吸附。 研究表明，用
ＦｅＣｌ３溶液对生物炭改性导致其比表面积、含氧官

能团、疏水性和芳香性均显著提高，具有更大的吸

附优势，可将 ＳＭＸ 的去除率从 ７３． ８６％ 提高到

９４．０６％。 经证实，当 ｐＨ ＝ ７ 时，ＳＭＸ 和 ＢＰＡ 的吸

附主要涉及孔隙填充、疏水效应、π—π 电子供体－
受体相互作用和氢键作用。 此外，静电力、表面配

位和离子交换也被证明与 ＳＭＸ 和 ＢＰＡ 的吸附有

关。 在共吸附体系中，ＢＰＡ 更具竞争优势，这主要

归因于其优越的疏水性、电荷特性和分子直径。

４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生物炭的化学改性及其在吸附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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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过程中的增效机制进行了相关讨论，同时总

结了化学改性生物炭在介导新污染物去除方面的

最新进展。 生物炭的化学改性一方面使其比表面

积和孔隙分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元素组成和表

面官能团也会有一定改变，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

改性生物炭在吸附和高级氧化过程中以不同的机

制实现效率的提升。 在介导新污染物去除方面，
化学改性生物炭对于 ＰＰＣＰｓ、ＥＤＣｓ、ＰＦＣｓ 和 ＭＰｓ
均有相关应用，但目前主要应用于吸附和高级氧

化过程。
化学改性生物炭在介导新污染物去除方面具

有较高的应用前景，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下内

容：（１）制备条件创新与优化：针对不同类型的污

染物，进一步创新和优化化学改性方法及制备参

数，以提高生物炭性能和污染物去除效率；（２）工
程应用和扩展：化学改性生物炭的研究在实验室

规模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将其应用于实际工

程中仍是一个挑战，未来可以关注如何在大规模、
复杂的水处理系统中有效应用化学改性生物炭去

除污染物；（３）环境风险评估：化学改性生物炭的应

用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产生副产物和改

变水质等，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展更深入的环境风险

评估，以确保该技术的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ＭＯＲＩＮ ＣＲＩＮＩ Ｎ， ＬＩＣＨＴＦＯＵＳＥ Ｅ， ＦＯＵＲＭＥＮＴＩＮ Ｍ，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Ｌｅｔ⁃
ｔｅｒｓ， ２０２２， ２０（２）： １３３３－１３７５．

［２］ 　 ＢＩＬＡＬ Ｍ， ＡＤＥＥＬ Ｍ， ＲＡＳＨＥＥＤ Ｔ， ｅｔ ａｌ．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
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ｚｙ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９， １２４： ３３６
－３５３．

［３］ 　 ＫＨＡＮ Ｓ， ＮＡＵＳＨＡＤ Ｍ， ＧＯＶＡＲＴＨＡＮＡＮ Ｍ， ｅｔ ａｌ． 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２０７： １１２６０９．

［４］ 　 生态环境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

案的通知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４）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ｗｊ ／ ｇｗｙ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２４ ＿
９８３０３２．ｓｈｔｍｌ．

［５］ 　 张浩轩， 李龙， 董浩然． 固定化微生物技术修复重金属污染

土壤的研究进展［ Ｊ］ ． 能源环境保护， ２０２３， ３７（ ２）： １４７
－１５５．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ｘｕａｎ， ＬＩ Ｌｏｎｇ， ＤＯＮＧ Ｈａｏｒ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３７（２）： １４７－１５５．

［６］ 　 ＷＡＮＧ Ｊ， ＷＡＮＧ 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２７： １００２－１０２２．

［７］ 　 ＶＡＲＭＡ ＡＫ， ＴＨＡＫＵＲ ＬＳ，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Ｒ， ｅｔ 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ｏｄ ｓａｗｄｕ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 ．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８９： ２２４－２３５．

［８］ 　 ＭＯＮＧＡ Ｄ， ＳＨＥＴＴＩ ＮＰ， ＢＡＳＵ Ｓ， ｅｔ 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Ｆｕｅｌ， ２０２２，
３１１： １２２５１０．

［９］ 　 邱彪， 唐恒军， 唐建， 等． 磁性生物炭对水体中重金属的吸

附效能及机理研究进展［Ｊ］ ． 能源环境保护， ２０２２， ３６（５）：
３８－４５．
ＱＩＵ Ｂｉａｏ， ＴＡＮＧ Ｈｅｎｇｊｕｎ， ＴＡＮ 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ｗａｔｅｒ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３６（５）： ３８－４５．

［１０］ 　 ＣＨＵ Ｇ， ＺＨＡＯ Ｊ， ＨＵ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ｓ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４０： １
－９．

［１１］ 　 ＵＳＥＶＩ Ｃˇ ＩŪＴ Ε· Ｌ， ＢＡＬＴＲ Ε·ＮＡＩＴ Ε·ＧＥＤＩＥＮ Ε· Ｅ， ＢＡＬＴＲ Ε·

ＮＡＳ Ｐ．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ｇｎｏ⁃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ｉｃ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２３（５）： １８３８－１８５４．

［１２］ 　 ＰＩＥＴＲＺＡＫ Ｒ， ＮＯＷＩＣＫＩ Ｐ， ＫＡｚ＇ＭＩＥＲＣＺＡＫ Ｊ， ｅｔ ａｌ．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ｒｒｙ
ｓｔｏｎｅｓ［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１４，
９２（６）： １１８７－１１９１．

［１３］ 　 ＡＨＭＥＤ ＭＢ， ＺＨＯＵ ＪＬ， ＮＧＯ ＨＨ，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 Ｊ ］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１４： ８３６－８５１．

［１４］ 　 ＱＩＵ Ｂ， ＳＨＡＯ Ｑ， ＳＨＩ Ｊ，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Ｊ ］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 ３００： １２１９２５．

［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Ｐ， ＬＩＵ Ｓ， ＴＡＮ Ｘ，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Ｊ］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１２８： ３２９－３４１．

［１６］ 　 ＥＬ ＮＥＭＲ ＭＡ， ＡＢＤＥＬＭＯＮＥＭ ＮＭ， ＩＳＭＡＩＬ ＩＭＡ， ｅｔ ａｌ． Ｏ⁃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ｉｓ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ｐｅｅｌ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ＩＩ）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２０， ７（３）： ９７３－１００７．

［１７］ 　 ＢＡŞＥＲ Ｂ， ＹＯＵＳＡＦ Ｂ， ＹＥＴＩＳ Ｕ，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１，
４１６： １２６１３１．

８



［１８］　 ＴＡＮ Ｘ， ＬＩＵ Ｙ， ＧＵ Ｙ，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ａｓｅｄ 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１２： ３１８－３３３．

［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Ｚ， ＬＩ Ｙ， ＤＩ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ｓｏｄｉｕｍ ｂｉ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３３０： １２４９４９．

［２０］ 　 ＱＩＮ Ｘ， ＣＨＥＮＧ Ｓ， ＸＩ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ｌ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Ｊ］ ．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２３，
３３８： １３９５１９．

［２１］ 　 ＬＥＮＧ Ｌ， ＸＩＯＮＧ Ｑ， Ｙ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７６３： １４４２０４．

［２２］ 　 ＣＨＥＮＧ Ｎ， ＷＡＮＧ Ｂ， ＷＵ Ｐ， 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２７３： １１６４４８．

［２３］ 　 袁中帮， 张天宇， 许飞龙， 等． 生物炭去除土壤重金属研

究进展［ Ｊ］ ．能源环境保护， ２０２１， ３５（３） ： １－６．
Ｙ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ｂ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ｕ， ＸＵ Ｆｅｉ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ｙ ｂｉｏｃｈａｒ［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３５（３）： １－６．

［２４］ 　 ＦＵ Ｗ， ＹＩ Ｊ， ＣＨＥ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ｎ 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ｘ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ｍｅｅｔ Ｆｅｎｔｏｎ－ｌｉｋ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
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２， ４２４： １２７４１９．

［２５］ 　 ＦＡＮＧ Ｇ， ＧＡＯ Ｊ， ＬＩＵ Ｃ， ｅｔ ａｌ．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４８（３）： １９０２－１９１０．

［２６］ 　 ＨＵＡＮＧ Ｄ， Ｗ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ｌｆａｍｅｔｈａｚｉｎ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ＲＳ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６（７７）： ７３１８６－７３１９６．

［２７］ 　 ＮＩＤＨＥＥＳＨ ＰＶ， ＧＯＰＩＮＡＴＨ Ａ， ＲＡＮＪＩＴＨ Ｎ， ｅｔ 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１，
４０５： １２６５８２．

［２８］ 　 ＭＡＯ Ｑ， ＺＨＯＵ Ｙ， Ｙ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ｚｅｒｏ－ｖａｌｅｎｔ ｉｒ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Ｈ２Ｏ２ ｆｏｒ 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９，
３８０： １２０８４８．

［２９］ 　 祖丽呼玛尔·木沙江， 赵静， 肖鹏飞． 金属基纳米材料在

过硫酸盐高级氧化工艺中的应用进展 ［ Ｊ］ ． 材料导报，
２０２３， ３７（４）： １９４－２０１．
ＺＵＬＨＵＭＡＲ Ｍｕｓａｊａｎ，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ｂａｓ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３， ３７
（４）： １９４－２０１．

［３０］ 　 ＬＩ Ｍ， ＬＩ Ｐ， ＺＨＯＵ Ｑ， ｅｔ ａｌ． Ａ ｍｉｎｉ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Ｊ］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２， １５（１７）： ５８３２．

［３１］ 　 ＷＡＮ Ｚ， ＳＵＮ Ｙ， ＴＳＡＮＧ ＤＣＷ， ｅｔ 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ｉｓｅ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ｏｐ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０，
４０１： １２６１３６．

［３２］ 　 ＫＩＭ ＪＲ， ＫＡＮ 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ｚｏｌ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ｉｏｃｈａ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ｉＯ２ ｐｈｏ⁃
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１８０： ９４－１０１．

［３３］ 　 ＡＨＭＡ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Ｍ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ｐｈ⁃
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Ｊ］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２１，
１４０： １１１２６２．

［３４］ 　 ＦＤＥＺ ＳＡＮＲＯＭÁＮ Ａ， ＡＣＥＶＥＤＯ ＧＡＲＣÍＡ Ｖ， ＰＡＺＯＳ Ｍ，
ｅｔ ａｌ． Ｉｒｏｎ－ｄｏｐｅｄ ｃａｔｈ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Ｆｅｎｔ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ｙｍｅｔｒｏｚｉｎ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２０， ３３８： １３５７６８．

［３５］ 　 ＤＥＮＧ Ｆ， ＯＬＶＥＲＡ ＶＡＲＧＡＳ Ｈ， ＧＡＲＣＩＡ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Ｏ，
ｅｔ 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ｏｏｄ－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 － Ｆｅｎｔ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ｌｆａｔｈｉａｚｏ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ｔ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
ｗｉｔｈ ｐｙｒ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９， ３７７： ２４９－２５８．

［３６］ 　 ＮＩＥ Ｙ， ＺＨＡＯ Ｃ， ＺＨＯＵ Ｚ，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ｕｎｇｉ－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３８３： １２９２２４．

［３７］ 　 ＷＡＮＧ Ｈ， ＧＵＯ Ｗ， ＬＩＵ Ｂ， ｅｔ ａｌ． Ｅｄｇ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ｅｒｏｘｙｄｉ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１６０： ４０５－４１４．

［３８］ 　 ＷＡＮＧ Ｔ， ＺＨＥＮＧ Ｊ， ＣＡＩ Ｊ， ｅｔ ａｌ． 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ｄｒｉｖｅｎ ｐｈｏｔｏ⁃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Ｋ＋ ｄｏｐｅｄ ｇ － Ｃ３Ｎ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８３９： １５５９５５．

［３９］ 　 ＨＵＡＮＧ Ｐ， ＺＨＡＮＧ Ｐ， ＷＡＮＧ Ｃ， ｅｔ ａｌ． Ｐ －ｄｏｐ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ｎＺＶＩ ｎａｎｏｃｒａｃｋ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３， ４５０： １３０９９９．

［４０］ 　 ＤＩＮＧ Ｊ， ＸＵ Ｗ， ＬＩＵ Ｓ，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ｕｌｆａｔｅ ｂｙ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ｚｅｒｏ－ｖａｌｅｎｔ ｉｒｏｎ ｌｏａｄ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ｚ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１７β －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５８８： ７７６－７８６．

［４１］ 　 ＺＨＯＵ Ｙ， ＸＵ Ｍ， ＨＵＡＮＧ Ｄ，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ｖｉａ ｍｏｌｔｅｎ ａｌ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ｄ⁃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ｉｎ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７５７： １４３７１９．

［４２］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ＰＭ， ＮＡＶＡＲＡＴＨＮＡ Ｃ， ＰＨＡＭ ＭＴＨ， ｅｔ ａｌ． Ｂ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ｂｅｄ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ｑｕｅ⁃
ｏｕｓ 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ＦＡＳ） ｏ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ｉｒ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ｅ３ Ｏ４ ｈｙｂｒｉｄｓ ［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２２，
３０８： １３６１５５．

［４３］ 　 ＬＩ Ｊ， ＣＨＥＮ Ｘ， ＹＵ Ｓ，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ｇｅｄ ｍｉ⁃

９



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３，
８７５： １６２６４７．

［４４］ 　 ＷＡＮＧ Ｊ， ＳＵＮ Ｃ， ＨＵＡＮＧ ＱＸ， 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Ｍｇ ／ Ｚ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ｂｉｏｃｈａｒ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１， ４１９： １２６４８６．

［４５］ 　 ＬＵＯ Ｚ， ＬＩＵ Ｍ， ＴＡＮＧ Ｄ，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Ｈ２Ｏ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Ｆｅ２＋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Ｆｅｎｔ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ｅｌｆ－ｄｏｐ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ｃａｔｈｏｄｅ［Ｊ］ ．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２０２２， ３１５： １２１５２３．

［４６］ 　 ＴＡＮＧ Ｙ， ＬＩ Ｙ， ＺＨＡＮ Ｌ，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
ｉｎａｎｔｓ （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 Ａ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ｋｉｔｃｈｅ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ａｌｋａｌｉ－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８０５： １５０１５８．

［４７］ 　 ＪＩＮ Ｒ， ＺＨＡＯ Ｃ， ＳＯ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ｚｏｌｅ ａｎｄ 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 Ａ 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ｉｔ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 ３２９： １２１６６２．

［４８］ 　 ＬＩ Ｌ， ＺＯＵ Ｄ， ＸＩＡＯ Ｚ，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ｓ ａ ｓｏｒｂ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１０： １３２４－１３４２．

［４９］ 　 朱广举， 朱志良． 基于生物炭的高级氧化技术去除水中化

学品类新污染物研究进展［ Ｊ］ ． 化学通报， ２０２３， ８６（７）：
８０７－８１４．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ｊｕ， ＺＨＵ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２３， ８６
（７）： ８０７－８１４．

［５０］ 　 ＤＥＮＧ Ｓ， ＮＩＥ Ｙ， ＤＵ Ｚ， 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
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ｂｙ ｂａｍｂｏｏ－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 ２８２： １５０－１５７．

［５１］ 　 ＤＯＮＧ Ｍ， ＨＥ Ｌ， ＪＩＡ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３， ２０（３）： １６７９．

０１


